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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内网络结构与创新知识传播的关系问题，并以无锡市数字电影产业集群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群内关键知识传播网络密度相对较低，但是成员间的信息交换更有指向性且信息质量较高。；集群内的技术领先企业占据结构洞位置，不仅拥有对创新知识的控制能力，同时也对集群内其他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在官产学研网络中，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策优惠和资金扶持方面，对于创新中关键知识的传播不存在明显的集散和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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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Abstract: Innovation i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study how innovation knowledge spreads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cluster.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velop a framework to analyze networks in creative industries with reg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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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novation knowledge transfer and learning.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tructure and knowledge flow of the Wuxi Digital Cinema Industry Cluster networks by using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nsity of key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in the industrial cluster network is relatively low, but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mong its members has more directivity and high quality of the information. Leading technology companies within the cluster structure occupy the position of the hole, which not only control the innovation knowledge, but also enhance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SMEs in the cluster. In the official research network, the government plays a major role in terms of financial support and preferential policies, but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play the obvious distribution and control role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key knowledge i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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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一）.引言

文化创意产业是以知识产权投入为核心生产要素的产业，涵盖了从软件设计、动漫游戏到影视传媒、广告策划等十几种生产和管理方式迥异的行业。在这些种类庞杂的行业中，行业创新能力是其发展的共同核心。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虽然我国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但是关注文化创意产业创新的理论研究仅占知网中有关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文献的3%，。胡慧源、高莉莉等1[1]对文化产业的创新也仅停留在对创新模式的理论探讨层面，较少运用定量方法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为了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本文借助社会网络的分析工具，运用实证案例探讨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中创新知识的产生和传播问题，以期能够丰富创意经济理论的研究领域.。
文化创意产业创新中应用的关键知识表现为不可编码的缄默知识的形态，Bethelt H等2[2]认为创新主体之间的直接沟通是其主要传播渠道。同时，文化创意类企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技术和资金力量不足以支持创新的高风险和高投入。John Clark等[3]3在研究中指出，通过地理集聚而形成的创新网络是规避创新中形成的高额市场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应对市场不确定性的最佳模式。张宝健等[4]4首先研究集群内社会网络与创新网络的互动演化路径，并指出文化创意产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技术和资金力量不足以支持创新的高风险和高投入，通过地理集聚而形成的创新网络是规避创新中形成的高额成本和应对市场不确定性的最佳模式。然而鲜有研究从创新知识传播质量的角度关注集群内部社会网络的结构对创新的影响。本文以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区为实证案例，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中企业之间联系的密度、创新关键知识传播路径与企业获得创新知识的能力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成果对完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创新网络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对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构建，、提升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具有政策指导意义。
（二）.2  研究框架
在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体系中，产业集群内创新知识的传播不止依赖产业间的投入与产出关系，拥有价值创造能力的个人和组织之间构成的社会网络对产业集群的创新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本文以基于“关系数据”的社会网络分析法作为基本研究方法，探讨集群成员间的网络关系结构对集群内知识流动和创新的影响。
2.1 创意产业集群的知识构成
Adrian[5]5以创意阶层拥有的知识背景不同，将创意产业中应用的知识分为：符号型知识、整合型知识、分析型知识。创意产业集群区内的知识组织可以分为：核心创意组织；、辅助创意组织；、艺术研究机构等。在创意产业集群内，核心创意组织主要负责符号型知识的生产，例如电影制作团队和音乐制作团队等。；符号型知识主要通过专业的文化创作团队自身知识积累和灵感触发产生，并以隐性知识的形态呈现。；整合型知识主要应用于为核心创意组织提供服务的辅助组织，例如广告、市场策划、经纪公司等。其中，整合型知识的产生主要产生于知识应用者的正式与非正式交流与合作中，以技术诀窍和企业管理相关的隐性知识为主要知识形态。；分析型知识是艺术研究类组织应用的主要知识类型，产生于组织间的正式合作中，多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传播，属于显性知识的范畴。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1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内知识属性及流动特征总结
	   知识属性
流动特征
	分析型知识
	整合型知识
	符号型知识

	创新路径
	隐性知识显性化过程
	已有显性知识与实践经验的整合
	新背景下的已有知识再整合

	合作方式
	研发部门间的正式合作
	顾客和供应商的互动学习
	文化专业团体和个人的学习交流

	知识形态
	专利、出版等方式的显性知识为主
	技术诀窍、效益管理相关的隐性知识为主
	依赖知识积累、实践技艺和搜索技术的隐性知识

	知识组织
	艺术研究机构
	互补类创意企业
	核心创意企业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2.2社会网络类型与知识创造
Grodach C[6]6认为在创意产业集群内，不同知识组织之间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系形成的社会网络是创新知识传播的主要渠道。，依据网络联系的密度可以将社会网络分为密集型网络和松散型网络。
在密集型社会网络中，成员间由于联系的频率高，彼此之间的信任度随之提升。，这种基于信任的牢固关系，推动了成员知识的共享，、促进了隐形知识的传播。同时，在密集型社会网络中，由于联系频繁，，成员间的知识背景也逐渐趋于同质，有利于知识的理解和隐性知识显性化过程。，例如，在电影制作过程中，有密切合作关系的影视公司之间的沟通效率会显著高于初次合作的团队。；同时，随着合作关系的深入，合作影视公司之间的艺术审美、艺术表达、拍摄技术等趋于一致，合作的默契程度增加。
虽然密集网络对知识的分享和隐性知识显性化具有正向影响，但Lee M[7]7在研究中指出密集网络中成员间知识的趋同倾向限制了差异化思想的流动，从而妨碍对创新中异质性知识的探索。；反之，由于松散型社会网络中成员间的知识结构不同，低冗余的社会网络关系有利于发现异质性知识，为知识创新提供了机会。同时在松散网络中，成员间知识的交换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避免了信息冗余，提高知识交换质量。因此，松散型网络更有利于异质性创新知识的产生。例如，中国的电影制作团队与好莱坞电影制作团队的合作中虽然存在文化和知识背景差异而导致的沟通问题，但是好莱坞成熟的电影运作模式和先进的拍摄技术的溢出更利于国内电影制作的创新和国际化。
2.3社会网络结构与知识流动
创意产业集群中，成员在社会网络中的不同位置决定了其获取和传播知识的效能不同。每种类型的知识组织内部都存在若干个核心企业，处于网络中心的位置，其他类组织通过与其联系而获得新的技术和知识，这类企业往往是行业内的“明星”企业，负责行业标准的制定和新技术的创造，处于行业领导者的位置。例如，好莱坞电影产业集聚区内以华纳兄弟、环球影业为代表的十大影业公司是集群中的“明星”组织，众多中小电影公司通过与“明星组织”的合作获得符号知识和整合知识的溢出。
结构洞是社会网络中另一个对知识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的位置变量。处在结构洞位置的成员拥有对于创新知识的控制优势和信息盒优势。在创意产业集群内，负责符号型知识创造的创意核心组织占据网络中结构洞的位置，其他类型的组织需要通过与这类组织发生联系而获得创新生产所需要的基础资源。以电影生产为例，一部电影取得高票房市场的核心是故事内容的创作质量，电影的后期制作、宣传推广、电影研究等创新生产活动均需建立在电影内容创作的基础之上。因此，符号内容的创造者在创意产业集群中占据结构洞的位置，并发挥了对知识传播的控制作用。
(三).3  研究设计
3.1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区简介
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区位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程度较高，、文化产业区集群相对集中的长三角经济区。无锡市以央视影视基地、三国城、唐城、水浒城为代表的影视基地为无锡发展数字影视产业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基础。2011年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区成立，以电影拍摄为龙头、以后期制作为支撑，重点发展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电影科技拍摄和后期加工产业。，园区管委会搭建了剧本服务平台、行政服务平台、人才服务平台、金融服务平台、协拍服务平台、政策服务平台的公共服务体系。园区内集聚影视制作企业、名人工作室约300多家，《变形金刚4》、《环太平洋》、《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等近230多部影片均出自该园区。
3.2数据收集及研究方法
3.2.1  
(1).产业集群整体网的数据收集。
(1)     
本文采用访谈法和提名法收集数据。。首先，（1）通过对园区管委会、园区运营公司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访谈。然后。，（2）在集群内选择3-～4家核心企业，如美国Base FX、猛犸影业、天工异彩、灵动力量等影视后期制作公司，以及爱奇艺、凯祥盛世、凤凰传奇等影业公司等，采取访谈问卷填写法进行预调研。最终，。（3）通过提名追踪法共发放问卷102份，回收有效问卷45份。对回收后的问卷进行深入分析，得到不同结点间联系图。，再最后对关键结点的15家企业进行深入访谈。样本企业信息如表3.12所示：。
  
表3.12 样本企业特征
	样本特征
	分类
	份数/份
	百分比/

	成立时间
	<1年
	9
	20%

	
	1～-3年
	24
	53%

	
	>3年
	12
	27%

	行业分类
	影视后期制作
	33
	73%

	
	综合影业公司
	8
	18%

	
	其他
	4
	9%

	员工人数
	<10人
	27
	60%

	
	10～-25人
	10
	22%

	
	>25人
	8
	18%



基于企业间的合作创新关系，增加大学、科研机构和政府组织等节点绘制集群官产学研创新网络图。整理问卷获得45家企业、13家大学科研机构及行业协会、10家政府组织的数据，最终得到68×*68官产学研创新数据矩阵。
3.2.2
（2）指标选择与测度
（2） ；
本文以信息的传播质量为标准，将集群内的网络分为组织间的联系网络和关键知识传播网络。通过调研数据分析，衡量两种2种类型网络的联系密度和结构洞特征，并通过uUncinet的可视化研究工具分析各类创新主体在网络中的位置和作用。
集群内企业间的一般性联系对于构建基于信任的知识分享体系有促进作用。本文借鉴史焱文等[8]8的研究方法并，根据园区内企业的基本情况设计了“贵企业与园区内企业是否合作”、“与您合作的企业名称”“合作的领域有哪些”；基于官产学研创新网络，增加诸如“本企业与那些大学、科研机构存在创新合作关系？创新合作方面都包括那些？在企业创新研发、技术支持等方面是否与政府、非政府机构、协会有联系？这些机构有哪些？”等问题，来测度创新网络中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创新网络状况。Edward J9[9]在研究中指出，网络中流动的信息不全是有价值的，只有少数的企业在网络中承担了传播创新知识的领导角色。因此，本文以企业从社会网络中获得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其解决复杂问题并产生新的创意来衡量网络中信息传播的质量。本研究设计了以下问题探索关键知识在网络中的传播情况：“贵企业与园区内企业的互动中是否获得关于产品或服务改进方面的关键性的信息？请列出给予贵企业关键性信息企业的名称？政府服务平台、大学科研机构、行业协会是否在贵企业创新的过程中提供过关键性帮助？请列出该机构的名称？”等。
 (四).4  结果分析
根据本研究的问卷调研和深度访谈结果，企业间网络和官产学研网络的网络结构如下:
表4.1数字电影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相关指标
	创新网络类型
	网络密度%
	网络集中度%
	中间中心势指数%

	集群企业间联系网络
	26.00
	15.54
	5.86

	集群内关键知识传播网络
	9.13
	28.22
	12.65



4.1企业间网络结构分析
根据本研究的问卷调研和深度访谈结果，得到企业间创新网络相关指标如表3所示。
表3  无锡数字影视产业集群企业创新网络相关指标
	创新网络类型
	网络密度/%
	网络集中度/%
	中间中心势指数/%

	集群企业间联系网络
	26.00
	15.54
	5.86

	集群内关键知识传播网络
	9.13
	28.22
	12.65



4.1.1  (1)网络密度分析；
    无锡数字影视产业集群内企业间联系网络和关键知识传播网络的密度分别为26%和9.13%。从图4.1和4.图2可以看出，关键知识传播网络中，企业间联系的密集度远低于一般联系网络。访谈结果显示，集群内企业间的一般联系以企业员工在产业集聚区内公共空间中无目的交流、企业间非正式的联谊活动、行业会议等联系为主。虽然该类联系的频率较高、范围广，但由于联系的内容不具有业务指向性。，因此，关键知识的传播并不存在于该类网络中。；但是，该类网络中企业员工之间频繁的互动增加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度，促使隐性知识充分共享。在关键知识传播网络中，企业间的联系往往以技术合作和业务分工的形式存在，该类联系的频率和密度相对较低，但指向性较强，因此关键知识的传播存在于该类网络中。
企业间联系网络和关键知识传播网络的集中度分别为15.54%和28.22%，该结果说明企业间关键知识传播网络的集中程度更高。由图4.1可以看出P8、P5、M4的点度数中心度较高，在图4.2中点P5、P20、M1的点度中心度较高，P5点不仅与园区内大部分企业存在联系，同时也在关键知识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原因在于企业P5企业—灵动力量影视制作公司是影视后期制作公司中的作为龙头企业，掌握了行业内的核心技术并承接了国内外大型影视公司的后期制作业务。，该企业通过业务分包，与集群内的中小型的影视后期制作公司与及个人工作室结成各种类型的合作关系。，中小型企业在获得P5企业业务订单的同时能够享受到技术外溢和缄默知识传播的正外部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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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无锡数字影视产业集群企业间联系网络的点度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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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无锡数字影视产业集群企业间关键知识传播网络的度数中心度

（2）
4.1.2  网络的结构洞特征；
    企业间联系网络和集群内关键知识传播网络的中介中心势指数分别为5.86%和12.65%，这说明集群内关键知识传播网络的结构洞特征更为突出。由图4.3可以看出，企业 P8、、P5、M4的中介中心性度高，在网络中起到企业间联系的桥梁作用。其中，企业M4星皓影业集团以电影制作为主要业务，属于集群内的综合性龙头企业。，链接了电影的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等各个生产环节，，其制作的影片《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拍摄制作全流程在无锡影视产业园区内完成，园区内43%的影视公司参与了该片的拍摄和制作过程。该类企业占据结构洞的位置，沟通了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息，提高了网络的联通度，增加了集群联系的密度。周志民等[10]指出，结构洞的占据者通过有选择地影响信息流动方向，为企业带来丰富资源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议价能力。例如由星皓影业公司制作的影片《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的拍摄制作全流程在无锡影视产业园区内完成，园区内43%的影视公司参与了该片的拍摄和制作过程。由图4.4可以看出，企业P5企业-灵动力量占据了关键知识传播网络的结构洞位置。周志民等10指出结构洞的占据者通过有选择地影响信息流动方向为企业带来丰富资源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议价能力。灵动力量，凭借资金和规模优势成为园区内影视制作的总包公司。灵动力量，在完成影片建模后，将电影的特效制作、后期渲染等繁杂的制作环节分包给园区内的其他中小影视后期制作公司，通过业务合作实现了创新知识的正向溢出，促进园区企业创新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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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无锡数字影视产业集群企业间联系网络的中介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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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无锡数字影视产业集群企业间关键知识传播网络中介中心度
4.2集群官产学研创新网络
我国大多数创意产业园区都是基于政府主导，、通过行政力量建设的。，因此，研究集群内的官产学研网络对于解释中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本研究的问卷调研和深度访谈结果，得到官产学研创新网络相关指标如表4所示。

表4.2  无锡数字电影影视产业集群官产学研创新网络相关指标
	创新网络类型
	网络密度/%
	网络集中度/%
	中间中心势指数/%

	官产学研联系网络
	6.13
	47.43
	31.06

	官产学研关键知识传播网络
	5.04
	38.63
	13.05



4.2.1  （1）网络密度分析；
    官产学研联系网络密度和关键知识传播网络密度分别为6.13%和5.04%，网络集中度为47.43%和38.63%。，两种类型的网络都存在网络整体联系偏弱，而集中度较高的问题。网络节点间联系偏弱的原因在于，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的联系多为单向网络关系，因此对网络密度具有负向作用。无论从创新主体间联系的角度还是关键知识传播的角度来看，官产学研创新网络的集中度都高于企业间网络。在图4.5中，G1、G2、G10等园区内的公共政策服务平台具有较高的度数中心度。，其中G1为行政服务平台、G2为金融服务平台。由于园区提供的房租、税收优惠是吸引企业入驻的重要原因。，所以，负责优惠政策实施的G1行政服务平台在官产学研合作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同时，由于融资难是我国电影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瓶颈问题，企业通过与G2金融平台的联系，可以获得政府背书的融资优惠，因此G2也成为了官产学研联系网络中的核心点。在图4.6中，关键知识传播网络中，机构电影行业协会X1和江南大学工业设计学院X4的点度中心度较高，而政府搭建的创新平台却并未成为关键知识传播的核心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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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无锡数字影视产业集群官产学研合作网络度数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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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无锡数字影视产业集群关键知识传播网络度数中心度

4.2.2 （2）网络结构洞特征分析；
    官产学研联系网络和创新关键知识传播网络的中间中心度指数分别为31.06%和13.05%，表明官产学研联系网络内结构洞特征较为显著，而关键知识传播网络中的节点结构洞限制度较均衡。在图4.7中，G1、G2、G10的中介中心度较高，这些公共服务平台处于共益性结构洞的位置，集群内各相关利益主体通过该类平台产生联系，并由政府部门对公共服务平台的运行进行监督管理，能有效激励企业间合作行为的产生，；企业利用公共服务平台信息筛选功能，甄别合作伙伴的合作能力，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企业合作的逆向选择问题。官产学研合作网络中共益性结构洞的存在提高了整体网络的效率。，而但在关键知识传播网络中结构洞限制作用较小，超过80%的被调研企业表示企业创新中的关键知识主要来自于企业间合作的技术溢出效应，这种网络结构洞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国电影后期技术的研究机构不具备对行业创新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image: C:\Users\apple\Desktop\管产学研联系网络中介中心度.jpg]
图4.7  无锡数字影视产业集群官产学研联系网络中介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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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无锡数字影视产业集群关键知识传播网络中介中心度

(五).5  结论与启示
本文探讨了文化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与创新知识流动之间的关系，应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和对无锡国家数字电影影视产业园区的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网络联系特征和结构洞特征对集群内创新知识流动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1）无锡国家数字电影影视产业园区内企业间关键知识传播网络的密度相对松散，成员间的信息交换更有指向性且信息质量较高，而企业间联系网络的密度较大，密集联系的网络能够营造相互信任的网络氛围，有利于知识的共享和隐形知识的显性化，能够降低创新的风险。（2）网络结构特征与创新知识流动方面，以灵动力量为代表的核心企业占据网络中的结构洞位置。，其作用不仅为本企业带来了对创新知识的控制能力，通过企业间业务合作的知识溢出效应，也对集群内其他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在官产学研网络中，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策优惠和资金扶持方面，对于创新中关键知识的传播不存在明显的信息集散和控制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可得到如下启示：（1）产业集群理想的网络结构应具备如下特征：①有大量的连接，成员间有不间断的的知识流动；②存在通过建立成员之间连接从而推动知识传播的成员；③存在能够帮助集群企业克服创新瓶颈的成员。（2）集群内的行为主体应建立多层次的、持续固定的合作关系，以利于知识的共享。；同时，集群内的企业应有意识的地与技术领先企业建立有指向性的项目合作和技术攻关项目，以利于创新中关键知识的传播。（3）在企业间网络中行业龙头企业具备信息获取和控制优势，并具有创新溢出作用。，因此，引进行业龙头企业依然是园区发展政策的重要内容。在官产学研网络中，政府构建的创新平台对于关键知识的传播不具备明显的控制能力。，因而，政府的创新扶持政策如何能够更好的地促进创新知识的流动是未来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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